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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空间研究理论

空间与时间是两个最为普遍的社会要素之一，也是人类学和

社会学关注的研究领域，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空间”研

究只是哲学的研究范畴。最早将空间研究引入人类学的是社会

涂尔学、人类学家爱弥尔 干（ 、莫斯（

。他们从经验和认知两个方面论述了空间的独立性。他们

认为空间既是独立于社会组织外，又“无不与相应的社会组织相

对应”。同时他们又认为空间是一个自我意识的组织社会，人们

自然而然的在它所处的空间中扩展自身，并对空间进行划分、区

别和安排。布朗（ ）继续了这一观点，但他

认为地域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它通过聚集和分化承载了政

治、经济等组织，他的这个被称为“化约主义”的观点，夸大了

“经验”而忽略了“认知”。埃文斯 普理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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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一书中，了涂尔干的社会空间概念。在《努尔人》

他将空间划分为物理的、生态的、结构的三个层面并进一步解释

到：物理的即实在的，也就是朴素的经验的空间；生态的指“以

人口密度和分布状况来界定”，同时以自然资源为参照，即土著

观念中的空间观念；结构的则指人群体之间的距离，它是以价值

观来表达的，也就是研究者构建的空间。在他之后，利奇（

）和列维 ）将空斯特劳斯（ 间作为自

己研究的重点之一。列维 斯特劳斯在房屋研究中，得出了空间

形成的象征机制观点。他认为房屋是介于简单社会与复杂社会中

一个独有宇宙观的社会，此时房屋即为空间，空间形成于象征。

另外他们还提出了空间在经验和认知上存在着涵盖关系，即认知

涵盖经验。他们认为“空间配置并不反映真实的、无意识地存在

于土著人头脑中的一个模型” 。他们的后一观点得到了更多人

的反对，大多数人认为，是人的活动使空间被认知、被生产、再

生产。非洲学进一步指出，政治是造就空间的主要原因，实践也

是空间的再生产机制，布厄迪（ ）将实践“深化”为

“惯习”。在对中国的“田野”研究中，空间研究的理论被进一步

丰富了。施坚维（ ）在对中国晚清社会的研究中得

出了市场是空间形成的主要机制的观点，从宗族之间的地域关系

到通婚再到械斗等，均反映了空间形成的市场机制。而且他认为

中国的宗族等各种空间组织无不与“风水”这一宇宙观念相关

联，风水大到可以安排国家，小则可以组建一栋建筑，一个组织

的兴旺发达与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综上所述，从非洲学起，人类学将空间研究延伸到了地域，

① 埃 文 斯 普理查德著，诸建芳等译：《努尔人》，北京，华夏出版社，

埃里蓬著，袁文强译：《今昔丛横谈 斯列维克劳德 特劳斯传》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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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变为人类学的可操作的研究领域，空间的

研究也从认知与经验研究扩展到了其形成机制的研究。使人们认

识到了空间研究在地域研究，在地域性社会研究、在区域文化研

究中的重要性。

二、国内的空间研究

国内的空间研究偏重于历史研究，主要源自于台湾学者。

世纪 年代，许嘉明、施正民、林美容、郑依忆等一批台

湾学者开展了“祭祀圈”研究，一度成为台湾人类学区域文化研

究的主流。加入该研究的还有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春声

等，他们将该项研究扩展为两岸的比较研究。

与此同时，祖国大陆学者也从历史与重构的角度研究空

间。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在《时空设置的构造与重构：以土

一文中，通过对土族时空族为例》 观的研究，探讨了现代社

会对土族时空观重构的影响。吉首大学民族研究所的学者们在

土家族文化研究中，对该族时空域观念作了研究。另外，近年

来的一些学位论文也有一部分涉及空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大多数学者希望通过空间研究扩大研究视野，反思学科的

一些重要概念。

三、空间研究的意义

空间研究的意义在于诠释“我们所看到的原有地域基础的社

会单位，其范围的认定及社会单位本身的概念已与实际地域的范

围不相符合（以下简称‘不相符’），而是建立在其概念的和象征

的建构上。⋯⋯土地已不再有决定性⋯⋯但并不意味着地理形式

高丙中： 《时空设置的构造与重构：以土族为例》，载《象征与社会》，第

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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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构环境已不重要。事实上，文化反而是透过空间来建构这

‘社会’共有的象征与概念”。这里不仅论述了空间研究的意

义，同时还指出了这种“不相符”的特殊文化现象。安多藏区这

个文化区域空间概念正如黄应贵所言存在着这种“不相符”。因

此，我们研究透过空间来建构社会共有象征与概念的安多区域

“文化”，就必须先研究其空间概念的机制、构建、范围及变迁，

就必须对其空间范围进行界定。因此，我认为对安多区域文化的

研究离不开“文化区域”的研究，而安多藏区的时、空、范围概

念中所存在着的“象征空间”“、本土认同空间”和“研究者构建

的空间”等不同层面的涵义及变迁是安多区域文化研究的基础。

第二节　　　　安多藏区的时空界定

在安多藏区这个地域概念中，“不相符”的文化现象十分突

出，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文化现象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和空间范围。与中国其他区域的空间概念一样，安多藏

区也分别存在着剧烈变动的行政区划、本土认同的和研究者构建

的在外延上重合或不重合的不同意义、不同层面的空间范围。显

性的行政区划变动剧烈，名称更换频繁，其为政府治国策略的探

索，由于政府及其治国方略的频繁变更，也就导致了行政区划的

屡次被更改，变化频繁和其中过多的人为因素，使它们中的绝大

部分并未得到当地人的认同，在当地居民的本土观念中，有他们

自己认同的地域名称和空间概念。本土观念虽然也同样有一个演

变的过程，但相对的稳定性是其被认同和学者们构建研究空间概

念的前提条件之一。

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①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第 研究所，



第 5 页

一、本土认同的安多藏区

安多藏区，见之于史料的名称主要有“：安多”“、阿木多”、

“安木多，，“、多麦，，“、朵麦”“、阿朵，，“、阿多”“、脱思麻”“、朵

思麻”、“番”等，自明清以来称安多。上述名称均为藏语音译，

其中“阿朵”“、阿多”“、安木多”“、阿木多”等是传统的本土认

同空间概念。本土认同的安多空间概念的范围不同于行政区划，

其边界并不十分明确，通常指今青海巴颜喀喇山以东，包括青海

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甘肃藏区及四川阿坝在内的使用安

多方言的地区。“大约到元朝，藏人对自己所聚居的地区已有了

明确的地理概念” ，即“自阿里的贡塘至所拉夹窝山以上之区

域称为卫藏法区；自黄河河湾以上的区域，称为多朵人区，自汉

地白塔寺 以上区域，则称为安多马区”。 卫藏，自古就是青

藏高原藏传佛教的起源和传播圣地，因此，被称为“法区”；康

区人，具体说来是康区的男子，则以英勇善战、善于经商、能文

能武、英俊潇洒而闻名全藏，故称“人区”；而安多地区则是高

原畜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马代表着牧业文化，所以被称作“马

藏族，自我认同为“区”。安多区域文化的载体 安多哇”，所

操语言为藏语安多方言。

田野调查与藏文史籍显示，藏族传统上就有用山川河流作为

区域空间划分的习惯。见之于史书的地理区划单位主要有“部”、

“围”“、岗”“、翼”等，一般三部为一围，两水之间为一岗。成

书于清同治四年（ 年），由拉卜楞寺著名高僧智观巴 贡却

①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②原注：甘肃永靖县，即今刘家峡水库库址。

③ 智 观 巴 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第 页，兰州，甘

肃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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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丹巴绕吉撰写的《安多政教史》，就记载了当时人们对整个藏

区空间的划分，依据本土空间划分的传统概念，整个藏区分为

上、中、下三部，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翼，下部多康六

岗①，后又演变为“多康三岗”。三岗范围包括“：马尔康（”巴

尔康，意为中康）“、野摩塘（”多麦）“、吉塘（”宗喀）。也就是

今天康区与安多藏区的范围。

此外，安多民间还有“自圣域金刚坐向北，据说经百由旬，

有具祥萨迦大寺，由此再向北百余由旬，即达多麦地界” 。“自

通天河至色吾河谷，北通巴颜喀拉山，东麓有阿庆冈嘉雪山、多

安多亦作阿垛，拉山，取二山之字首，称安多”。 系“阿钦岗

日伊甲日” 和 之合音 等不同的传统认同的安“垛拉仁摩”

多空间范围。

综上所述，在本土认同的安多空间概念中，其范围为共同使

用藏语安多方言的，某山脉或河流之间的生态空间即为安多。这

种本土认同的安多空间概念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得到了当地绝大

多数本土居民的认同，也是研究者构建安多空间概念的基础和依

据，因而形成了研究者所构建的安多空间范围与本土观念认同的

①“六岗”指撒茂岗（即金沙江和雅砻江上游中间一带地区的今白玉、德格、

石渠县等）、察哇岗（即怒江和澜沧江中间地带的今八宿、左贡等县）、马尔康岗

（即金沙江和澜沧江上游中间地带的今昌都、察雅、芒康等县）、包柏尔岗（即金沙

江与雅砻江下游中间地带的今甘孜南部、云南西部地带）、玛尔扎岗（即今果洛州黄

河以南的部分及甘孜州原泰宁以北地区）、木雅岗（即雅砻江中游东部的今甘孜州到

康定泰宁一带）。

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 页，兰州，甘② 智观 巴 ，第

肃民族出版社，

③ 智观 巴 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第 页，兰州，甘

肃民族出版社，

④“阿钦岗日伊甲 指今昆仑山脉中的阿尼玛卿山，其横亘甘、青、川三边。日

⑤“垛拉仁摩”即今祁连山，也有人认为是积石山。

罗桑崔臣嘉措著，郭和卿译：《塔尔寺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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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范围之间的部分重合。

二、研究者构建的结构空间范围

以本土观念为基础，又不完全等同于本土观念的，根据“人

群之间的距离，以价值观来表达”的是研究者所构建的安多藏区

空间范围，这一意义下的安多藏区概念也有许多，其中以“东藏

世纪以来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的李方言区”和 安宅先生的观

点最为典型。

翻阅藏文史料，对于藏区的地域空间的划分有一种较为流行

的观点，就是研究者将使用藏语安多方言的地区划分为东藏方言

区，又称安多藏区。这一划分虽与本土认同观念中的安多空间范

围有重合，但研究者划分其的依据不可能只是本土观念，也当是

以该区域的文化符号 语言为标准而进行的。

著名学者李安宅先生在他的《安多社会调查系列报告》中认

为，自己的这篇调查“若按照应有的性质完成的话，应该叫做

川、甘、青边界地区边民分布概况，因为这一名称才算准确地表

明这样一个自然区域 即藏语中称为‘安多’（或作‘阿木

。多’）的藏民区” 他将安多藏区的地域范围界定为“藏族区，

不考虑行政区划，包括东经 、北纬 。的区域。如

要与外面所用藏学术语相联系，该区域可分为三个文化区：含：

中国青海省的藏族西藏， 安多，包括：西康， 区；

四川省西北部的藏族区”甘肃省西南部的藏族区；

这一划分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本研究在不作专门声明的情

况下，也采用这一空间界定。

①李安宅：《安多社会调查系列报告》，《新西北》 卷、 卷。

李安宅：《藏族家庭与宗教的关系》 年），载《李安宅藏学文论选》

第 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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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区划的安多空间范围及其变动

安多藏区在元以前未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区划中，汉时这里

还是羌、匈奴、鲜卑吐谷浑、党项等民族活动的舞台，中央政权

曾在此地设置河西四郡，其地域范围大抵与羌人的活动范围相

同，后吐谷浑建立政权，其疆域囊括了安多的一部分。 世纪，

吐蕃进入安多藏区，经“吐蕃化 世纪，藏民族”时代，至

藏民族）发展成为这里的主体民族，藏（吐蕃 文化（吐蕃文

藏文化）成为这里的主体文化，安多地区成化 为稳定的藏族

聚居区，藏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安多文化系统生成了，由此安多藏

区形成。该区成为吐蕃政权的统治区域的一部分，其范围囊括了

东至陇右，西到青海湖以西，北括河西走廊，南抵四川西北部的

广大地区，此时安多藏区的范围空前广阔。吐蕃政权崩溃，北宋

立国，安多藏区主要为两个政权所统辖，一个是以青唐城（今青

海西宁）为中心的“唃厮啰”政权，一个是以凉州（今甘肃武

威）为中心的“六谷部”政权，安多藏区始终处在北方几个少数

民族政权（辽、金、西夏）的重压之下。此时该区域的范围逐步

缩小，河西走廊在摆脱六谷部政权控制后，恢复了汉族政权统

治，开始逐渐淡出安多藏区。元朝建立，安多藏区作为藏民族聚

居区，被纳入元的中央版图。蒙古军队、部落、屯戍军和各个王

侯官吏如同当年的吐蕃一样，大批进入安多，元朝在此设“吐蕃

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所在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设置

于蒙 年），有宣慰使五员，下辖脱思麻（即安哥汗时期（约

多）路军民万户府、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及元帅府、招讨司、军

民安抚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管辖范围为今青海省东部和

南部、甘肃省南部和四川省西北部，包括今青海省的海南、黄

南、果洛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北部。因其主要辖地为脱思麻路，故又称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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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宣慰司。而河西走廊已属永昌路划归甘肃行省，完全脱离了安

多藏区。明朝在“承之旧制”的基础上，尝试由分治而趋统一的

治理安多的政策，曾在安多“设府”“、设县”，然不久即罢，于

是转而实施军政合一的边卫机制，明廷设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

河州，下辖乌斯藏、朵甘和河州三卫管理整个藏区。后来乌斯藏

卫升为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管辖西藏。对元代的脱思麻宣慰司

辖区，明朝因该地区藏、回、蒙古、汉等民族杂居，故分别设置

河州卫、洮州卫、岷州卫等，直接划归陕西行省管理。明朝还将

元代的西宁州改为西宁卫，又在西宁卫以西设立安定卫、罕东

卫、曲先卫等，由西宁卫遥领，隶属陕西行省，管理青海北部的

各土司及藏族、蒙古族部落，其所辖空间范围即为安多区域。清

时安多藏区全面郡县化，清朝沿用明朝的旧制，将西宁卫（后改

为西宁府）、河州随地划归甘肃行省，将松潘、阿坝等地划归四

川行省管辖。 年，清朝派四川提督率兵进驻打箭炉，重修

铁索桥，并招抚木雅、喇滚、瞻对等土司，将雅砻江以东的地区

划归四川行省管辖。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于 年设青海办

年，改西宁镇总兵官事长官。 年，设青海蒙番宣使。

为甘边宁海镇守使。 年，青海宁海军人据甘南拉卜楞地区。

年，改甘边宁海镇守使为护军使。 年，宁海军撤离甘

年将甘肃所辖宁夏南，设拉卜楞设治局。至 、青海分别建

年，青海为行省， 建省，管辖原西宁办事大臣的辖区及甘

肃省的西宁府，省会设在西宁。其中拉卜楞寺地区及卓尼地区，

因藏族首领与青海马家军阀的矛盾而划归甘肃省，成为今天的甘

南藏族地区。安多藏区从此分属甘肃、青海和四川三省，无论其

中边界辖区怎样变化，但三省所辖安多之范围大致未变。

可见，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安多藏区地域空间是不断变换的，

其界限和内涵变化之频繁，变迁之剧烈也是该地域观念得不到本

土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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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多藏区的形成

安多并非自古就是藏区，而是随着藏民族的东向发展逐渐形

成的。其形成过程经历了近三个世纪。

一、前藏时期的安多藏区

研究安多藏区远古的历史，只能依赖于考古发掘的成果和文

献。考古成果表明，早在远古时代，今安多藏区就是青藏高原文

化的一部分，同时，又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藏地区与安多同属考古学上的青藏高原文化区 ，二者在

考古学上的部分遗址是共有的。如：距今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

的马家窑文化和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家文化”，

在西藏的聂拉木、那曲、林芝、昌都和安多的洮河、湟水流域等

地均有发现，经考古学家发掘鉴定，这些遗址是同属“西戎集

第二章　　安多藏区的形成及其标志

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载《中华民族研究新探

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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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 。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在西藏昌都出土的遗址文化

特点相符，同时，两地的遗址与内地的“仰韶文化”在生产工

具、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等主要方面有许多共性。从石器、陶器

的制作工艺及房屋的建筑技术来看，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联

系。因此，马家窑文化又被业内称作“甘肃的仰韶文化”，是整

个中原仰韶文化的一部分。考古证明，西藏和安多与我国的其他

地区一样，也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安多在古文化

遗址上与青藏高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一致性，说明安多很早以前

就是西藏与中原的纽带。

文献研究同样证明了安多与西藏、安多与中原的密切联系。

据《后汉书》记载：夏商周时期“，舜流四凶”，古“三苗”中的

一支，越过长江向西北迁徙，进入陕西的渭水流域在与沿途民族

融合的基础上，演变为一个新的民族 羌族， 春秋战国，随

着秦国的强大，东扩疆土，西霸西戎，羌人之地首当其冲。为避

秦扩张之锋芒，羌人被迫西迁，进入西边的湟中，后又入“河曲

河曲、曲流，通常之地”。 指河流一连串的迂回曲折河段，这

里指“九曲黄河第一曲的 型大回转曲流处”。黄河从巴颜喀拉

山发源后，流经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县，进入黄河第一

曲的甘肃玛曲（因黄河首曲将县境围绕在内而得名）后，向东南

绕玛曲的木西合、阿万仓、齐哈玛、采日玛四乡沿阿尼玛卿山由

南向东蜿蜒迂回后折向北，流至曼尔玛乡受大山阻挡又折向西，

经玛曲县的尼玛、欧拉、欧拉秀玛三乡后向北重入青海省黄南藏

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沁县内，完

成了黄河的第一个大回转。接着，黄河又向西进入青海海南藏族

①安金怀：《中国考古》，第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后汉书 西羌传》，卷八十七，本书二十四史一律采用中华书局校点本。

③刘夏蓓：《两汉前羌族迁徙论》，载《民族研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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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依其西南向东北降低的地势，再次折向北后，向东经化

隆、循化进入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形成了第二个大回

转。这两个大 型，我们习惯上将该回转之地，即回转构成一个

型的流域地区，统称为“河曲之地”。河曲之地，古文献又称

为“三河间”，主要包括今天青海省东南的果洛藏族自治州、海

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临

夏回族自治州 后，这里成为等地。当羌人大批“亡入三河间”

羌人稳定的居住地，大约在这之后的二百多年间，羌人族种繁衍

一百几十种，其中最著名的氏族部落有先零羌、卑南羌、烧当羌

等，他们都曾先后在这里称雄一时，安多一时成为“羌区”“。由

于种种原因，羌人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因此，当秦再次西

进相逼时，这些羌人中的一些部落，又一次踏上了西迁的路程，

这次迁徙使羌族逐渐散布在青藏高原和今新疆南疆、北疆的广大

地区，而留居湟中、河曲的羌人则为匈奴所控制” 。西汉初年，

强大起来的匈奴，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羌人

部落成了匈奴侵扰中原的基地。为了将羌人与匈奴隔绝，两汉政

权对留在该地区的羌人再次实行了强制迁徙。大部分羌人被徙之

陇右地区 ，为了加强对羌人的管理，西汉政权设“护羌校尉”

专门管理羌人事务。为防匈奴来犯，西汉政权还在陇右屯兵戍

边。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西汉大将赵充国的万人屯田，大规模的屯

《后汉书 西羌传》，卷八十七。

②刘夏蓓：《两汉前羌族迁徙论》，载《民族研究》，

③陇右，则泛指陇山以西地区。陇山，六盘山南段别称，古称拢坂。位于陕西

省陇县西北，延伸至陕甘边界，南北走向 公里，海拔 米左右，山势陡，约

峭，是渭河与陇西高原的分界线。故称此山以西为陇右，大约相当于今甘、宁交界

的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的地区。唐初曾将全国划为十道，其中陇右道，即辖陇山

以西，青海湖以东，河西 年），又设陇走廊及新疆东部地区。唐开元年间（

右节度使，其治所在鄯州（青海乐都），其辖境相当于甘肃省东南部及青海湖以东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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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使湟水流域成为安多最早得到开发的农业区之一。东汉继之而

有所扩大，在河湟 、陇右地区屯田 部，进一步开发了这一

地区。

世纪初，辽东鲜卑族慕容部吐谷浑与其弟慕容廆因部落间

争斗相伤，自率部 余户，由辽东西迁至阴山，又由阴山移牧

枹罕（今甘肃临夏县），后来，其子孙与诸羌部进行了一系列的

交锋，统一了这里的氐羌诸部，于晋武帝咸和四年（ 年）以

青海湖为中心建立起了统治政权，其都城在青海湖西 公里处

的伏俟城。 世纪末，鲜卑人秃发乌孤在青海东部又建立了一个

地方性政权 南凉，国都乐都。这个政权先后从凉州（甘肃武

威）掠夺万余人口，带回河湟，俟其灭亡，河湟的鲜卑人与羌人

已日臻融合为一了。

世纪初，吐谷浑乘机占据了今青海海南、玉树、果洛等

地，并率众大批进入，其统治范围“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

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

里” 。“甘松”今甘肃陇南地区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白龙江流域以

北地区；而“河南”，一般指河曲地区黄河以南，包括今天的青

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东部等地区；“昂城”今四

川阿坝“；龙涸”今四川松潘“；白兰地”相当于今青海省果洛藏

族自治州境内， 也就是说吐谷浑的疆域是东起今甘肃南部、四

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

与河西 世纪至走廊相接。从 世纪，吐谷浑统治这一区域二百

河湟，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河湟地区包括湟水和黄河流域，河曲也在其

中。而狭义的河湟仅指以河州、湟水为中心的地区，大致相当于今青海海东和湟中

地区。

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新唐书 吐谷浑传》，卷二一六。

李文实：《白兰国址再考》，载《青海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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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

综上所述，安多在 世纪前，是一个以羌、吐谷浑为主要民

族的聚居地。故而我们称其为“前藏时期”，而羌人是见诸史料

和考古成果的青藏高原最早的居民之一，应为安多的土著居民。

二、吐蕃的崛起及对河西陇右的扩张

吐蕃的崛起及其与吐谷浑、唐朝的关系

正值吐谷浑统治甘、川、青和新 世纪，吐疆的一部分时，

蕃 从青藏高原崛起，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不断东扩，入主河西、

陇右、西域百余年，从而形成了安多藏族聚居区和藏文化为主体

文化的安多文化体系，这一过程经历了渗透、大规模进入和吐蕃

化三个时期。

青藏高原，大约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分布着许多大小氏族

和部落，在相互兼并的战争中，形成为数十个部落联盟。其中，

在今西藏山南地区有一个自称为“蕃”（音勃）的六牦牛部落联

盟逐渐强大起来。从公元前 世纪至 世纪，在融合了羌公元前

等民族成分的基础上，松散的部落联盟逐渐形成为吐蕃民族集

团。 世纪至 世纪，吐蕃民族集团的聂赤被推举为“赞普”，

“定君臣之分”，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吐蕃由原始公社进入奴隶制

社会 世纪），即藏文史料记载的“，七天座王”“、中二丁

王”“、六地善王”“、八德统王”和“五赞王”时期 。从五赞王

的最后一代拉拖徒日业赞到松赞干布之父郎日松赞，共经历了三

①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吐蕃一词，最早见之于《十六国春秋》，后新、旧《唐书》中亦有记载。对

该名词的解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本论文采纳黄奋生先生的观点，即：符合藏民族

习惯的民族自称。

③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④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第 15 页

个多世纪（ 年），是中原魏晋南北朝至隋初时期。公元

年，郎日松赞赞普即位，在他统治期间，吐蕃的社会经济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综合实力大为增强，势力范围也明显扩大，西

藏“诸小邦中的三分之二均置于它的统治之下” 。郎日松赞时，

吐蕃国继续对外用兵，兼并强邻尼木、堆龙、逻些、达孜、彭

波、墨竹工卡等部落，前藏各地和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大部分

地区成为郎日松赞赞普的属地②，吐蕃政权成为雄踞西南的强大

政治力量。

但是，建立在部落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吐蕃政权，是一个松散

的政治联盟，赞普的统治并不稳固，各部落首领拥有相对较大的

权力。正当郎日松赞致力于进一步统一高原各部时，由于内部政

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导致了吐蕃国内的大动乱，赞

普本人被毒杀“，父王六臣”“、母后三臣”先后叛乱。西部的羊

同（即象雄）、北部的苏毗也乘机向蕃国进兵。西藏高原在走向

统一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折。

年，郎日松赞之子松赞干布继承了赞普之位大约在 。他

依靠中小贵族和部分忠于赞普的大臣的力量，迅速平息了叛乱，

稳定了内部局势。

松赞干布，《唐书》中称其为弃宗弄赞，生于 年， 他

岁即位，性情雄武果敢而慷慨，喜欢骑马搏杀。在他继承王

位的第三年（隋文帝开皇三年， 年），从吐蕃旧都雅隆（拉

萨南四日程）迁都于逻些（拉萨），在红山顶上（布达拉山）建

筑碉堡式的“布达拉宫”。迁都逻些成为松赞干布向外发展的起

①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第 页，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

页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北京，民族出版社，

③关于松赞干布的出生有许多不同的记载，本论文采纳黄奋生《藏族史略》中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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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布达拉宫”成为其权力的象征。松赞干布在位初年，青藏

高原和唐朝之间，分布着许多的部落和部族。由南而北，主要

有：羊同、苏毗、西女国、东女国、多弥、附（读部）国、薄

绿、嘉良夷、西山八国（弱水、悉董、清远、咄霸、哥邻、逋

租、南水以及后来逃此的东女和白狗的一部的总称）、白兰和大

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春桑、利豆、迷桑、

婢药、大硖、北利、摸徒、当迷、渠步、桑悟、千碉等部落及以

青海河曲为中心的党项羌 。此时吐蕃社会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

过渡阶段，吐蕃还保存着原始公社制遗留下来的军事民主制特

点，为社会战死的风气得到鼓励。据《唐书》载，这时吐蕃社会

“贵少壮、贱老弱”，以战死为最光荣，连世战死的视为“荣誉甲

门”，懦弱败阵的，把狐尾垂在头上，作为耻辱的标记，为社会

所唾弃。 “前队尽死，后队始进”使吐蕃在与其他部落的征战

中，屡战屡胜，周围的部落相继被它征服。吐蕃于 年进攻河

曲的党项，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

王朝的版图，奄有了现在西藏、西康的全部和青海的西南部，北

部以巴颜喀拉山为界，中间居有白兰、党项二部残户与吐谷浑接

。境，东以茂州、崛江西岸之西山八国与唐接境”

世纪，由吐蕃崛起而引发的民族征战和由此造成的西北民

族分布格局的变化，也威胁到吐谷浑政权。吐谷浑曾经是唐朝恢

复西域统治的障碍，后败于唐成为其附庸。此时夹在唐与吐蕃之

间的吐谷浑地位十分微妙，面对吐蕃的强大与东进，唐朝册立诺

易钵为河源王，并于贞观十 年）许嫁弘化公主，采取扶年（

持吐谷浑以抵制吐蕃的政策，目的是在吐蕃和唐朝之间建立一个

①南北朝末年，岷县境的宕昌羌，松潘境的邓至羌，包括在党项之内。

②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③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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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地带。与此同时，唐王朝在陇右地区设陇右节度使、河西地

区设河西节度使，驻有重兵，以求将吐蕃遏制在青藏高原以内。

而对于吐蕃来说，此时的吐谷浑已经成为横亘在其“东进”道路

上的障碍。因此，吐蕃以吐谷浑离间其与唐关系，坏其“请婚”

为由，发兵吐谷浑。吐谷浑大败，避于青海湖以北。吐蕃进攻唐

松州（四川松潘），唐蕃首次交锋。在唐蕃的交战中，双方都认

识到了对方的强大，都想谋求和解的方式，经斡旋，“和亲”成

为这一方式的首选。在唐、吐蕃、吐谷浑的交战中，“和亲”成

为解决争端的手段之一，实质为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尽管如此，

和亲仍不失为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它对三方和睦关系

的维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今，在藏族民间仍广泛流传着有

关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这些故事虽充满传奇色彩，但它的基本

精神，则反映了藏族人民的智慧，反映了藏汉两族“和亲”事件

的划时代意义，也反映了藏族人民对文成公主的敬重。 年

（唐贞观十五年），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由长

安经凤翔、秦州（天水）、河州（临夏）、鄯州（乐都），逾日月

山（湟源西南）沿唐蕃古道进入今西藏。松赞干布率军至柏海

（扎陵湖）迎接。松赞干布见李道宗行“子婿之礼”，蕃唐从这时

起建立了“甥舅关系”。至此，唐蕃之间赢得了一段“和平”时

期。唐、蕃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持续了二百多年，据初步统计，

自 年至 年的二百余年间，吐蕃使者共出使长安 次，

唐使者出使吐蕃 次，平均 年零 个月唐、蕃之间就有使臣

往来一次。正如《全唐文》所说：唐、蕃“金玉绩绣，问遗往

年的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 。此外，自 年至

多年间，唐、蕃还举行“和盟”或“会盟”达 次之多。盟文

中屡次重申唐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

①独孤及：《敕与吐蕃赞普书》，《全唐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